
72022 年 9 月 9 日 星期五 关注·

本报记者周楠

　　“什么是‘双抢’？”今年夏天，“双
抢”刚开镰，当外孙女提出这个问题，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全国种粮标
兵”刘进良愣住了。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双抢”仿
佛是个来自上古时代的词语。但在
老一辈农民，甚至部分“80 后”的脑
海中，被称为南方农民最繁重农活
的“双抢”，是几代人永远难以磨灭
的记忆。
　　“变化很大，很多农村孩子都不了
解它是怎么回事。”刘进良感叹。“双
抢”，这个与双季稻生产相伴相生的词
语，见证了南方水稻生产从人力畜力
主导走向机械化主导、从小散户种植
为主走向规模化种植为主、从“单打独
斗”的家庭经营走向社会化服务支撑
的“协同作战”后，自身也在逐步淡出
人们的视野。

什么是“双抢”？

　　“‘双抢’首先是一场跟时间的赛
跑，抢的是农时。”“ 60 后”刘进良
说。简要而言，“双抢”是指抢收早
稻、抢种晚稻，是我国南方地区尤其
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广泛存在的一
种农事活动。
　　水稻的生长发育对温度条件要求
高，因此在早稻成熟后，必须马上抢
收、抢种，为晚稻的生长抢出时间，以
便充分利用夏秋的光热。否则一旦延
误了农时，晚稻收成将大减，如果遇到

“寒露风”天气，甚至可能绝收。
　　“‘双抢’一般发生在小暑到立秋
这个时间段，先把早稻收割进仓，再把
晚稻栽插进田。”刘进良说，他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双抢”，是最累
的“双抢”。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收割、
脱粒、晒谷、犁田、插秧等环节，全靠人
力和畜力完成，效率不高，只能拼命地
赶，以免误了农时。
　　“‘双抢’是一场与天气的较量，对身
体是巨大的考验。”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三封寺镇的“70 后”种粮大户邓昌富一
说起“双抢”，就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双
抢”期间正值“三伏天”，是南方一年中气
温最高、又潮湿闷热的时段，火辣辣的太
阳炙烤，闷热让人气短乏力。
　　“‘双抢’是最辛苦的农活，没有之
一。”邓昌富说，收割早稻时，田里要留
着水，便于抢种晚稻。因此，割下的水
稻、打谷机全部泡在水里，变得十分沉
重。太阳将田里的水晒得烫脚，要踩
在这样的泥水里劳作，还会被蚂蟥叮
咬，体力消耗特别大。
　　“‘双抢’还要防着各种意外事
件，心脏受不了。”湖南省汨罗市的

“80 后”种粮大户向铁青回忆，收回
来的稻谷要露天晾晒，但夏天的天气
说变就变，太阳刚刚还在炙烤，转眼
间就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农民只能
赶紧丢下手头的活，从田里拔出泥
腿，飞奔向晒谷场，抢在下雨前将稻
谷收回去，不然稻谷被水冲走或浸
泡，会造成很大损失。
　　“2012 年返乡种粮，几百亩早稻
没地方晒，只能晒在村旁马路上，占了
半幅路，最多的时候晒了两公里。”向
铁青说，每到傍晚，怕稻谷被露水打
湿，就把它们扫成一堆堆，再盖上塑料
薄膜，自己把车停在旁边，睡在车里守
着，第二天一早再摊开晾晒。
　　有一次遇到急雨，几千斤稻谷被
冲进路边的泥沟，疲惫又心酸的向铁
青蹲在路旁嚎啕大哭。还有一次，一
个女人手上缠着绷带找上门来，说向
铁青晒在路边的谷子导致路滑，她骑
摩托车摔倒受伤了，要求赔偿医药费。
虽然对方没有直接证据，但自己理亏，
只好赔了 6000 元。“‘双抢’期间，还
有洪水、风灾，这些意外都可能造成巨
大损失，让人身心煎熬。”他感慨道。
　　“实质上是因为当时农业基础条件
比较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弱，只能以极大的劳动付出，为双
季稻生产‘抢’出更多空间。”知名粮食专
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国强说。

“双抢”苦在哪？

　　“‘双抢’很苦，‘双抢’又不苦。”烈
日下，正在进行早稻测产的汨罗市农
业农村局农技干部李俭梅说。尽管戴
着遮阳帽，汗水还是从她的脸颊上不
断流下来。她从湘南的小山村奋发苦
读，考上大学，再经过考试成为农技干
部。“我至今清晰记得，父母在稻田里
跟我说，‘双抢’这么苦，你要好好读

书。”她说。
　　回忆“双抢”经历的文章并不鲜
见，作者们用“农人的炼狱”“文字无法
描述的辛酸”来形容“双抢”之苦。
　　这种苦体现在超长的劳作时间。

“必须尽量拉长劳动时间，压缩休息时
间，恨不得一天当三天用。”李俭梅说。
　　夏天天亮得早，农人们五点左右
起床，用头天晚上的剩饭填饱肚子，马
上就出工。八点钟左右，太阳变得炙
热，开始进入“桑拿模式”，汗水反复流
出来又蒸发掉，衣服上布满盐霜，一直
得坚持到十点左右才收工。
　　中午只能留在家里，晾晒稻谷之
余，可以稍事休息。下午三点钟后出
工，站在田里，仿佛被关在一个大闷罐
中，热浪逼人，透不过气来。太阳落山
后气温终于有所下降，但蚊子开始成
群出动。不论如何挥手驱赶，身上都
会被咬出许多肿块，奇痒难忍。“有的
人家劳动力少，晚上还要打着手电筒，
或就着月光干活，干到很晚才收工。”
李俭梅说。
　　晚上的农活不比白天少，要收晾
晒的稻谷，挑回家后，再用手摇式风谷
车清除稻谷的杂质。大人们晚上还要
去田里“守水”，即守着水源和自家田，
确保稻田得到足够灌溉，便于及时栽
插晚稻。“水源紧张，不守就灌不到水，
有时为了抢水还会发生纠纷。”李俭梅
告诉记者。
　　“一天到晚没有停歇，就像苦海望
不到边。”这是李俭梅对“双抢”的
记忆。
　　这种苦也体现为超高的劳动强
度。“老家人都说，一个‘双抢’搞下来，
人要累得脱层皮。”少年时代多次参加

“双抢”的北京“白领”何林说，从收割
到晒谷，从犁田到插秧，每个环节都是
重体力活。以收割为例，必须弯着腰，
不停挥舞手中的镰刀，在火辣辣的阳
光照射下，哪怕腰酸得直不起来，也不
敢停留片刻。“就像身后有一头狼在追
你，自己已经没了力气，还要拼命往前
跑。”何林这样打比方。
　　以挑稻谷为例，根据路程远近不
等，每个成年男劳动力一天要挑几趟
甚至十几趟。一担一百多斤重的稻谷
压在肩上，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
上，是对体能的极限挑战。“累得小腿
打颤，还是要坚持，又怕同龄人笑话，
步子也不好意思放慢。一天下来，肩
膀红肿，新手还会磨出水泡，水泡被压

破，火烧火燎痛好长时间。”何林述说
着少年时的经历。
　　这种苦也体现为飞快的节奏。“走
路要小跑，吃饭不停筷子，碰到邻居都
不敢闲聊，生怕耽误时间。”向铁青说，
一到“双抢”，劳动和生活的节奏自动
进入“倍速”模式。
　　“有一年‘双抢’搞完，我累瘫在床
上，昏睡了差不多 20 个小时。”尽管
如此，向铁青更感激“双抢”给自己带
来的磨炼，通过参加“双抢”，饭量大
了，身体更壮，体力更强了，挑一百多
斤的担子，走起来两脚生风，让他更快
从少年成长为男子汉。
　　“‘双抢’锻炼了我的意志，成为我
坚持拼搏的精神动力。”李俭梅这样解
释“‘双抢’又不苦”，“从读书到参加工
作，每次遇到困难，我就会想，‘双抢’的
苦我都能吃，还有什么扛不过去呢？”
　　“吃得‘双抢’苦，何事不可为？”
近年来，这句话被许多从农村奋斗出
来的人所推崇。“80 后”何林也是其
中之一，就像许多同龄人喜欢小说

《平凡的世界》一样，他也感激少年时
经历的“双抢”。笑对苦难的坦然、面
对艰辛的不懈、家人间的温暖、乡亲
们的相互照应……“双抢”中的点点
滴滴都深深烙在了他的脑海里，“那
段艰苦岁月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激励我一路奋斗，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都可以笑着面对，相信只要挺住，
总有收工的一刻。”

我们是不是在告别“双抢”？

　　 43 岁的李志强，是湖南省益阳
市资阳区的种粮大户，今年种了 260
多亩早稻。因为生病的缘故，他腿脚
不便，无法下田。“双抢”临近，他却一
点不着急：“现在不比以前了，我有‘田
保姆’，‘双抢’很轻松。”
　　李志强口中的“田保姆”，指的是
资阳区旺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这家合
作社可提供购种育秧、机械抛秧插秧、
统防统治、机械收割、稻谷烘干、储藏、
加工、销售等水稻生产“十代”社会化
服务。农民按市场价支付服务费，可
以当“甩手掌柜”，效益不比自己种要
差。“种了 20 多年田，从没想过‘双
抢’可以自己不下田。”李志强感慨。
　　“双抢”的巨变，不仅仅限于“自己
不下田”。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智
能化程度大幅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

明显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
很大改变，多地的农民已能从容、轻松
应对“双抢”。“作业方式、主体、时长、
强度等都发生了改变，‘双抢’之苦、之
难不再。”湖南省粮食经济科技学会会
长石少龙认为。
　　“双抢”从人力畜力作业变为机械
化作业为主。邓昌富的田里，三台收
割机来回穿梭，稻谷通过管道卸到运
输车上，再送去用烘干机烘干。旋耕
机、插秧机在不远处整装待发，只待收
割一完成，即可耕地、插秧，完成“双
抢”。在各种农业机械主导下，“双抢”
流程行云流水，快速而高效。“从育秧
到烘干，我们实现了水稻生产全流程
机械化，这样的‘双抢’轻松多了。”邓
昌富笑着说。
　　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 72% ，水稻的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 85%。
　　“科技在不断拉远我们与传统‘双
抢’的距离。”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
业大学教授罗锡文说，过去犁地，一个
劳动力加一头牛，一天最多耕 2 亩
地。如今，一个劳动力加一台旋耕机
每天可以轻松翻耕 50 多亩地，现代
农机释放出巨大动能，“双抢”变得不
再匆忙和劳累。
　　“双抢”主体从单家独户变成社会
化服务组织为主。“以前的‘双抢’，全
家老小一起出动。”湘阴县鹤龙湖镇种
粮大户汤井阳回忆，八九岁的孩子也
要帮忙割稻子、晒稻谷。这既是农耕
文明里“耕读传家”的生动诠释，也说
明“双抢”劳动量之大。
　　这些年，“双抢”主体发生了很大变
化。约 10 年前，每逢“双抢”，北方“麦
客”纷纷南下，为南方水稻提供收割服
务，高速公路上的收割机大军蔚为壮
观。近年来，南方的水稻生产社会化服
务主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
指导处副处长张志兵告诉记者，作为
水稻生产大省，湖南现有各类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 8.1 万家，服务小农户
540 余万户，约占全省小农户数量的
40% ，全省水稻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率
接近 40%。
  在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平原地区，
这个比例更高。“我们区目前有 3965
家水稻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面积 85
万亩，全区水稻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率

达到了 90% 。”益阳市赫山区副区长
蔡丽环说。
　　蔡丽环告诉记者，一家拥有 50
多名员工的社会化服务主体，大约可
以为 1 万亩水稻提供全程社会化服
务，相当于传统种粮模式下 1000 多
人的劳动量。因为有社会化服务组
织的助力，许多农民告别“家家地不
多，户户各干各”的“单打独斗”模式，
笑称自己“穿着皮鞋种田”，这样的

“双抢”无疑更轻松。
　　“双抢”的劳动强度降低，效率得
到极大提升，花费的时间明显缩短，节
奏变得相对轻松，社会化服务组织帮
助农户摆脱繁重的农活，传统的“双
抢”渐行渐远。
　　“过去搞‘双抢’，累得要扒层皮，
现在只要操作机器就可以了。”坐在带
有空调的收割机里，邓昌富感慨，“现
在种 250 多亩田，3 台收割机，两天
就收完了，再放水淹田 1 天，用农机
边耕边插，总共 10 天就能轻松完
成。”他说。
　　万庾镇是华容县的“粮仓”。今年
夏天，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预约 7 月 12
日到万庾镇开展早稻测产，结果当天
到了后发现，水稻都收割完了。一问
才知道，当地今年早稻成熟偏早，机收
速度太快，“一下没刹住车”，提前两天
就收完了，测产组哭笑不得。
　　“双抢”受天气的影响也在减少。

“过去‘看天吃饭’，中午不能出工，下
雨不能晒谷，现在收割机可以全天候
作业，烘干机能 24 小时烘干。”夏收
期间，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的种粮
大户熊娇军，指挥一车车早稻从田间
运到烘干车间。
　　她告诉记者，湿谷即收即售，由机
器烘干，不用再露天晾晒，“不用担心
晒场不够，不用担心突然下暴雨，‘双
抢’不再提心吊胆。”她说。
　　告别落后的农业基础条件，粮食
生产不再是一味苦干。“‘双抢’的氛围
淡了，强度小了，节奏舒缓了，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我们正在告别‘双抢’。”
石少龙说。

如何应对后“双抢”时代？

　　“‘双抢’之变，折射出我国水稻生
产的转型升级，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
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罗锡

文认为。
　　“‘双抢’的变化，是我国农业从
低效到高效的写照。相比 40 多年
前，湖南目前的水稻收获面积少了
约 1/9 ，但总产量却增加约 60% ，
背后正是农业科技加快革新、农业
机械化高速发展。”石少龙说。
　　“作为种粮农民，我希望‘双抢’
的变化不要停，要继续前进，继续升
级，变得越来越高效和轻松。”“全国
种粮标兵”刘进良说了自己的心愿。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
究院院长陈文胜在其著作《论大国
农业转型》中表示，近年来，中国农
业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
革，突出特征是由分散式向集中式
转型，资本与技术要素不断得到强
化，进入到生产信息化、经营市场化
和全球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双
抢”之变是这种变革的生动写照。
　　而要变得越来越高效和轻松，

“双抢”还有以下瓶颈需要突破。
　　首先是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有
待进一步提高。“虽然我国农业机械
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有
不少短板，‘无机可用’和‘无好机可
用’等现象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在
罗锡文看来，水稻生产机械在信息
化、智能化、农艺和农机结合等不同
程度存在问题，对水稻生产实现现
代化带来影响。
　　“总体而言，山区‘双抢’的变化
不如平原地区大，机械化水平跟不
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湖南省农业农
村厅种植管理处处长李稳香说。山
区的田块小、分布散、落差大、形状
不规则，对机械推广应用形成阻碍，
尽管越来越多小型便携式农机近年
来被研发应用，但总体上作业效率
偏低、使用不便、成本更高。
　　“至今还能在一些山区看到农
民躬身用镰刀收割水稻、用打谷机
脱粒、用箩筐挑稻谷的场景，跟几十
年前变化不大，说明‘双抢’的升级空
间比较大。”罗锡文说。他建议，要针
对不同经营规模、不同地块大小、不
同地形，以及不同的种植制度，研制
不同类型的农业机械与之相匹配，
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率。
　　其次是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能
力需继续充实。岳阳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梁亿仲认为，在部分地区，还是
存在人力资源供需矛盾问题，面临
农忙请不到人的难题。“育秧、收割、
烘干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缺口较突
出。”梁亿仲建议，要培育更多具备
全程托管服务能力的社会化服务组
织，进一步夯实社会化服务基础，让
农民种田有所托，有所收。
　　第三是种粮主力需要进一步年
轻化。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在一些
地区已经成为现实，“无人农场”不
再罕见，但“人”依然是水稻生产的
主体，机械需要人来操作，育秧等环
节更需要大量人工。“每年农忙请的
人，平均年龄到了 60 多岁。”邓昌
富说。
　　今年“双抢”期间，湖南省临湘
市种粮大户张兵驹的田里，三台收
割机轰鸣着作业，紧闭的驾驶舱里，
空调显示为 27 摄氏度，年轻的机
手脸上看不到一滴汗。“同样的收割
机，带空调的要贵 1 万多元，但我
必须要买，不然吸引不了年轻人
来。”张兵驹告诉记者，在招聘机手
时，他就跟年轻人“打包票”——— 走
出 收 割 机 ，脚 上 没 泥 巴 ，身 上 没
汗水。
　　“种粮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农机装备越来越智能化、精密化，
都 需 要 更 多 年 轻 人 加 入。”张 兵
驹说。
　　第四是水稻种植的基础设施建
设需要继续完善。一些田块不规
则，灌溉配套不完善，对机械耕作、
土地流转、规模种植、效率提高都会
带来影响。“要鼓励推进农田改造、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短改长、弯改
直、坡改平，把小地块整合成适度规
模的大地块，提高机械作业效率，完
善灌溉、机耕道等配套建设，便于土
地流转，推动规模化经营、现代化耕
作。”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游涛建议。
　　“总之，‘双抢’是我国水稻生产
的重要标志，在国家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反复要求稳定双季稻面积的
背景下，如何让‘双抢’变得更高效
和轻松，帮助种粮农民降本增收，提
高种粮积极性，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课题。”石少龙说。

“双抢”之变：从“累得脱层皮”到“当甩手掌柜”

  ▲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的一处“双抢”现场，收割机将稻谷卸到运输车上。   ▲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的烘干车间，大量从田间收购过来的早稻实
现了即收即烘干。                本报记者周楠摄

  从紧张、冗长、艰辛到相对轻松、快
速、高效，“双抢”这个被称为南方农民
最繁重的农活，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
变。受访农业专家认为，我国农业发展
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
逐步走上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不
必再像过去那么“抢”，我们正在逐步远
离传统“双抢”。
  挥别“双抢”的背后，是我国农业
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

取得长足进步。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已达到 61% ，科技成为我农业农村
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通过持续
推进生产机械化，小麦、玉米、水稻三
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
超过 97%、90% 和 85%。正是通过科
技赋予的强大动能，农民从“力尽不知
热，但惜夏日长”，到可以坐在有空调
的收割机里，穿着皮鞋种田。
  挥别“双抢”的背后，是我国农业生
产组织形式的革新。数据显示，十年来，
我国粮食生产服务社会化加快推进，将
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导入
小农户，培育 95 万多个农业社会化组

织，服务面积近 17 亿亩次，服务带动小
农户超过 7800 万户。通过粮食生产服
务社会化和生产机械化的强大支撑，“双
抢”不再完全依靠劳动强度极大的人力
付出，逐渐变得高效和轻松。
  挥别“双抢”的背后，是党中央对

“三农”工作持续的高度重视。中央
一号文件连续十九年聚焦“三农”，党
中央不断加大涉农投入，惠农政策持
续发力，精准度越来越高。以直接推
动“双抢”发生巨变的农业机械化来
说，背后离不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
持续激励和引导。作为双季稻面积
第一大省，湖南省近年来对新推出的
有序抛秧机、双季稻生产予以大力补

贴。汨罗市汨罗镇的种粮大户曾岳
华告诉记者：“ 14 万元的有序抛秧
机，各级补贴加在一起，能达到 8 万
元左右，还有机抛秧专用育秧盘每个
补贴 2.5 元，各种补贴的力度很大，
提升了我们的积极性。”
  但正如粮农、农业干部所反映，“双
抢”还面临继续转型升级的挑战。无论
是农业机械研发制造水平的提升，农业
生产组织形式的持续完善，还是惠农支
农政策的继续优化，都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只有摸准农村农业的“脉搏”，了解
种粮主体们的所思所需，化解粮食生产
流通领域的难点，才能推动“双抢”更好
转型。     （本报记者周楠）

“双抢”不再那么“抢”的背后


